
家庭議會 

「家‧凝聚愛」家庭教育短片 — 槍林彈雨下的人道救援工作  唐頴思 

 

成為無國界醫生 

 

唐頴思 ： 我很喜歡周遊列國 

認識不同的文化 

認識不同的種族 

有什麼工作可以將我的興趣和職業融合在一起 

無國界醫生就很符合我的條件 

所以我可以藉着我的技能 

前往不同的國家 

認識不同國家的文化 

以及醫治不同國家的病人 

 

任務期間的難忘經歷 

 

唐頴思 ： 我最難忘的是第一個任務 

在 2015 年，我去阿富汗時 

一個小孩子因為踩了地雷 

雙腳要截肢 

當時在阿富汗的血庫不像香港般 

擁有先進血庫和有充足的（血液）供應 

那時要輸血 

需要整條村莊的人來配血 

看看哪個人適合為小孩子輸血 

我們才可以成功完成手術 

有村民受到傷害時 

整條村也會互相合作幫助他 

 

遙距維繫親情 

 

唐頴思 ： 無國界醫生中，我的職位是手術科的醫生 

一般來說（任務）由 4星期開始 

我自己選擇的任務可能長一點 

大約 8星期至 3個月 

對我來說，去到一個新地方需要時間認識 

如果我太早離開 

我覺得未必太理想 

在這 3個月期間 

我和家人的溝通 

就要依靠互聯網 



如果互聯網接收未必很好 

可能就只能進行聲音的對話 

我記得在 2015年第一次前往阿富汗的時候 

去了八個星期 

我媽媽每一晚也沒有睡覺 

直到早上聽到我的電話 

她才敢睡覺 

回來後也看到她瘦了很多 

隨着我參與愈來愈多次任務 

媽媽就認識、知道我也比較有分寸之後 

她的擔心就愈來愈少 

除此之外 

我也嘗試在項目與項目之間抽取一至兩個星期的假期 

相約家人在中間點一起去旅行 

例如 2018年我完成海地的任務後 

海地是一個中美國家 

我們就飛往美國 

與家人匯合 

去一個很短的家庭旅行 

之後我就再前往布魯塞爾、伊拉克 

繼續我下一個任務 

 

家人支持成追夢關鍵 

 

唐頴思 ： 家人給了我很多支持 

第一是經濟上的支持 

在我全職做無國界醫生時 

我不需要交家用 

甚至我媽媽會給我生活津貼 

所以當時在沒有經濟壓力下 

做我自己喜歡的工作 

另外就是精神上的支持 

家人在我離開香港（進行）一個又一個項目時 

沒有催促我「何時才願意安定下來」 

做一隻有腳的小鳥 

媽媽亦會偶然 

在任務尾聲時 

鼓勵我繼續做下去 

這些是家人給我很多精神上和經濟上的支持 

才讓我可以繼續我的任務 

 

 



走到抗疫前線  服務香港 

 

唐頴思 ： 2003 年時 

沙士疫情時，我還是醫學生 

仍未執業 

到 2020 年時 

已經是一個執業的醫生 

我覺得應該要將自己的力量回饋社會 

當時我也將香港視為一個小型的任務地點 

以服侍香港的病人 

但當時家人也很擔心 

究竟我走到前線 

會不會受到疫情影響 

但一切安好 

我也未曾染上疫情 

所以到這次第五波時 

2022 年我主動前往竹篙灣 

服侍病人 3個月 

這段時間 

由於他們知道我有之前的經歷 

所以也很放心讓我繼續在前線 

 

見證生死 陪伴家人最重要 

 

唐頴思 ： 其實參與無國界醫生兩年之後 

期間看到很多生生死死 

家人之間因戰爭而分離 

甚至分開在兩個國家長期居住 

在我離開香港兩年多 

全職做無國界醫生 

我也覺得有點虧欠了家人 

和他們相處的時間不多 

回到香港 

也看到他們老了一點 

就更加給更多時間他們 

所以以前我也會希望自己搬出去住 

但到了這一刻 

便覺得陪伴家人最重要 

所以我也繼續留下來和家人同住 

 


